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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别之，更可分为五支……四曰缅人支，茶山、浪速、阿系，阿昌等属之。茶山，亦曰刺溪，浪速亦曰马鲁，与阿系、阿昌均属缅
语系……茶山，此少数民族，皆居于云南与西北滇缅交界地区，即怒江与大金沙江之间。”

边境地区民族语言的共生与交融
———基于云南片马茶山人的调查分析

李春风
( 北京华文学院 专修部，北京 102206)

摘 要: 茶山人的语言生活，由母语、国家通用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跨国语言等，构成一个和谐的语言关系系
统。各语言在行使交际、传承等功能过程中，有和谐共生，有交融竞争。茶山语借词系统表现了语言交融性，茶山语
与傈僳语是空间共生，与汉语是跨时空共生交融。多民族跨境地区的景颇族茶山支系语言生活系统的共生与交融
性，体现了各民族在共同进步中，不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茶山人和谐的语言关系映射了和谐的民族关
系。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为该地区语言文化的共生交融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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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属于生物学科概念，后被引入社会学研
究，指“一定区域内生命体之间为求生存而相互依
赖的关系”［1］。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长期交往交
流中，各民族平等，相互学习和影响，相互依存和发

展，形成共生状态。民族交融是民族共生效应的一
种反映。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
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我国 56个民族
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
体［3］。各民族在历史、政治、文化等多层面取得一
致的民族认同［4］。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是边疆地
区一道天然屏障，是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障之

一，其语言关系、民族关系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
多民族跨境地区的民族关系研究复杂而重要。

受两国经济、政治背景影响，跨境民族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语言生活特点不同，形成特定时期比较特殊的

语言关系: 母语、国家通用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跨
国语言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其语言生活领域中，

成为语言关系要素，各要素根据有无、强弱呈现不同
的组合模式，构成不同的单语、双语、多语类型，形成
一个共生的语言关系系统，并产生交融。各语言要
素在行使交际、传承等功能过程中，既和谐互补，也
有竞争冲突，反映了该地区共生交融的民族关系。
本文从民族共同体视角，以多民族跨境地区的景颇

族茶山支系为研究对象，探寻茶山人语言生活系统

的共生性与交融性及其成因。
一、片马茶山人概况
我国景颇族有景颇、载瓦、勒期、浪速、波拉、茶

山等支系。茶山是景颇族的一个人口较少的支
系①［5］，自称“峨昌”，他称“茶山”，主要分布在云南
省怒江州泸水县片马镇岗房、古浪、片马三个行政村
的中缅边界线上。片马镇位于怒江州泸水县西部，
东与鲁掌镇毗邻，西、南、北三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
长 64．44 公里，是中缅边境北段交通要道和商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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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重要通道，距离缅甸北部主要城市密支那 244
公里、葡萄约 270公里。
全镇辖片马、古浪、岗房、片四河 4 个村民委员

会和 1个景朗社区居委会，共 828 户 3327 人①。片
马镇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边境乡镇，有汉、景颇( 景
颇支系茶山人) 、傈僳、纳西、白( 白族支系勒墨人) 、
彝、壮、怒等 8 个民族。片马镇傈僳族人口最多，其
次是茶山人。茶山人是片马地区居住时间较长的民
族群体。据史籍记载，茶山人的祖先来到片马已有
上千年的历史。唐代《南诏德化碑》上就篆刻有“寻
传、禄郸、丽水、祁鲜”等名称。据考证，“寻传”就是
今天的景颇族先民，丽水就是今天的伊洛瓦底江，即

今天片马的小江。又据《蛮书》卷七记载，至少约公
元 8世纪时，景颇族高丽部落已居住在高黎贡山一
带了。景颇族是一个由北方南下的民族，在迁移过
程中，茶山支系与景颇族的主体分离，在片马地区定

居，被片马主体民族傈僳族包围，并与缅甸茶山人往

来密切。
1910年，茶山人居住在上片马 40户，下片马 40

余户，古浪 20 户和小帕迭河寨( 今岗房的小巴底
河) 五、六十户。1960年，中缅划界前，住上、下片马
茶山人有 125 户，住古浪 23 户，岗房 25 户，共 173
户 846人。中方接管片马地区时，全区田园荒芜、空
无一人。1962 年吴中边民回归 8 户、岗房回归 4
户、上片马回归 3 户。至 1965 年，全区回归 68 户，
共 314人。这些迁过去和迁回来的主要是茶山人，
也有部分傈僳人。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怒江
州景颇族 129人( 包括茶山和浪峨两个支系) ，2019
年课题组在片马地区穷尽式调查，户籍在册茶山人

149人②，其中岗房村 49人，片马村下片马 40 人，古
浪村 60人。与片马小江一河之隔的缅甸境内多数
是茶山人，也有傈僳族。据当地研究人员说，缅甸境
内茶山人口约 20 万③，密支那省基本上都是茶山
支系。
片马地区各民族史就是一部民族交融史。据史

料记载，从 1900 至解放前夕，片马地区的茶山人就
与傈僳、汉、白等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浴血奋战，联
合抗击英国侵略军，迫使英国英国政府承认片马、古
浪、岗房领土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片
马地区建立了“片马抗英胜利纪念碑”和“片马抗英
胜利纪念馆”。至今，片马区各族人民一直关系融
洽，亲如一家。
二、茶山人语言生活的和谐共生
茶山人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中国境内的茶山语、

傈僳语、汉语、白语、景颇其他支系语言④，缅甸的缅
语、茶山语、傈僳语等语言，其中境内茶山语、傈僳
语、汉语是其主要日常用语，其他为次要用语。各语
言在生活中表现出和谐共生的关系模式。
( 一) 语言生活现状

2019年，通过对 6周岁以上有完全语言能力的
149名户籍在册茶山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其中岗
房村 49人，片马村下片马 40 人，古浪村 60 人。片
马茶山人的语言生活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稳定使用三语，汉语基本普及。调查统计结
果显示: 茶山人懂母语、傈僳语、汉语的比例都非常
高。149名茶山人，掌握母语者 134人，占 89．9%，总
比例较高。三村具体情况是: 下片马 40 人 100%懂
母语。岗房村 47 人掌握母语，占 95．9%，两位不会
茶山语的都生于族际婚姻家庭: 7 岁的学龄前儿童
麻有良，母亲是傈僳族; 10 岁的蔡威成，父亲是汉
族，并一直跟父亲生活在镇上。古浪村 60 名茶山
人，47人掌握母语，占 78．3%，其比例比下片马、岗
房低得多。古浪村有吴中一组和古浪二组两个村民
小组，古浪二组 92%的村民掌握母语，古浪吴中一
组母语掌握者数量较低，35人中有 23人会母语。
懂傈僳语的 133人，占 89．3%，略低于母语。三

村中，岗房村占比最高，达 98%，下片马占比最低，
72．5%。懂汉语的人数占比达到 96．6%，不会汉语
的 5 人，都是 55 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平时都没
有出过村寨，有 2人是从缅甸嫁过来的，说明汉语在
片马茶山人中已基本普及。

2．语言水平不一，各村情况不同。三村母语、傈
僳语、汉语使用及水平情况是: 下片马母语水平最
高，92．5%( 37 人) 熟练; 傈僳语水平最低，45% ( 18
人) 熟练; 母语、汉语使用稳定。古浪母语掌握比例
和水平最低，61．7% ( 10 人) 熟练掌握; 傈僳语和汉
语熟练比例都比较高，分别是 90%( 54人) 、80%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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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由片马镇政府 2019年 3月统计。
片马地区的户籍册上，景颇族主要是茶山人，还有少数

浪峨人。茶山人和浪峨人都认同自己是景颇族，但在认
知上认为这两者是景颇族的不同支系。此处 149 人是
指 6岁以上的茶山人数。
本数据由泸水市科协主席祝林荣先生( 前片马镇党委书

记) 提供。他还提到: 缅甸茶山是一个民族，包括勒期、
峨羌、糯昌等支系，仅贡山、福贡、片马境外及密支那几
个纵横山谷中就约有十余万人口。
片马茶山地区，还生活着少数景颇浪速支系，有个别村

民会说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等。



人) 。岗房村傈僳语和母语水平都比较高，熟练比
例分别是 89．8% ( 44 人) 、95．9% ( 47 人) ; 汉语水平
最低，熟练的为 65．3% ( 32 人) ，还有 32．7% ( 16 人)
略懂。

3．存在代际差异，青少年民族语水平略下降。
60 岁以上老人全部熟练使用母语，年青一代的母
语、傈僳语水平都有所下降。如不会母语的 15人中
12人是青少年，不会傈僳语的 16 人中 12 人是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母语略懂的共 16 人，其中 12 人
是 40岁以下的年轻人。68 岁的宗庆说: 现在年轻
人茶山话的水平下降了，比如过去形容事物的词很

丰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说了，只会用汉语说。
( 二) 语言和谐特征

茶山人语言生活以和谐共生为主，多数能够同

时兼用母语、傈僳语、汉语，且兼用情况相对稳定，但
在语言历史变迁中，各语言要素兼用比例略有变化。
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各司其职，功能互补。茶山语、傈僳语和汉语
是片马茶山人的日常用语，在片马茶山人的不同生

活领域行使职能，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具体表
现为:

母语是茶山人族内婚姻家庭用语，是聚居区的

主要族内交际语，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片马、
岗房村的茶山人分别聚居在下片马组、岗房一组和
三组，母语掌握情况都很好。古浪二组是茶山人聚
居地，除了 2 名从小不在村里生活的儿童，其他 23
人都是母语熟练。下片马、岗房村、古浪二组的茶山
人，其家庭和生活用语都是茶山话，只要村里茶山人

在一起就都说茶山话。茶山话是茶山人族内婚姻家
庭用语，是茶山人聚居区的主要族内交际语。
傈僳语是景－傈族际婚姻家庭主要用语之一，

是杂居区的主要村落交际语。古浪吴中一组傈僳、
景颇、汉族杂居区，傈僳族人口最多，超过 80%，茶
山人多与傈僳族通婚，75 户村民，户主是茶山人的
只有 10 户，且夫妻双方都是茶山人的仅 2 户，茶山
人都会说傈僳语。景－傈家庭中，家庭用语多为傈
僳语，很多景－傈家庭子女落户时，选择了傈僳族，
很多子女的第一语言是傈僳语。笔者还注意到一个
有趣现象: 古浪二组的茶山人是小聚居，周围都是傈

僳族，二组村民建的微信群，村民在群里发言时都用

傈僳语，没有交流障碍。其他两村情况也是如此，与
族外人交流时用傈僳语比较多。笔者参加了岗房村
一户傈僳族婚礼，在场的茶山人都说傈僳话，很多人

认为，傈僳语和茶山语一样，无需转换。可见，傈僳

语是村落强势语，也是杂居区的主要村落交际语。
汉语是族际婚姻家庭主要用语之一，是最重要

的社会交际用语。149人中，与汉族、白族通婚的家
庭有 11户。经调查，11 户中有 2 户的家庭用语是
傈僳语，1 户是茶山、傈僳兼用，还有 8 户家庭用语
以汉语为主。另据调查问卷显示，在除家庭、村落以
外的一些公共场合，如学校、医院、集市等地，汉语是
其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汉语的使用范围未来可能还
会扩大。下片马村民褚玉强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不说茶山话了，尤其是族际婚姻家庭儿童。他
的妻子是白族，小儿子今年 5 岁( 不在本次调查数
据中) ，只会说汉语，不会茶山话。
除了以上三种功能语，还有 2 人会缅语，4 人会

白语，2人会说景颇族的波拉、浪速支系语言，但使
用范围极其有限。如下片马的褚玉华在缅甸打工时
学会缅语，曾在工厂当过缅语翻译，现在基本不用

了。褚玉强婚后跟白族妻子学会了白语，在家有时
候说汉语有时候说白语。岗房村 20 岁的陈思河从
小在外婆家( 白族) 长大，学会了白语。这几人在村
里日常生活主要使用茶山话、傈僳话。

2．三语为优势结构类型，结构模式多样。片马
茶山人三个语言要素的关系类型特点是: 三语型是

优势结构类型，双语型次之，单语型很少; 各关系类

型内部的结构模式复杂多样。
母语、傈僳语、汉语等语言要素，构成单语、双语、

多语类型关系，其语言结构类型情况是: 149 名片马
茶山人中，三语者占比最高，是 81．2%( 121人) ，其中
岗房村三语者比例最高，达到 93．9%( 46人) ，下片马
和古浪分别是 77．5%( 31人) 、73．3%( 44人) 。这说明
大部分人能够稳定使用茶山语、傈僳语和汉语。双语
者占比 15．4%( 共 23人:下片马 8人，古浪 13人，岗房
2人) ，单语人只占 3．4%( 共 5人:下片马 1人，古浪 3
人，岗房 1 人) 。三语者最多，占比达 81．2%; 双语者
占比 15．4%，单语人只占 3．4%。
各兼用语类型下又分为不同的结构模式: 三语

型①有五种模式，双语型有四种模式，单语型有两种。
三语型和双语型语言要素的结构模式及占比情况见

表 1。
如表 1所示，茶山人三语者 121人，5种结构模式

占比最高的是 1 式“母语－傈僳语－汉语”，其次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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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 5名村民会四种语言，这 5人都是 40岁以上。为便于
统计，我们将这几人都归入三语者统计，其语言结构模式

按语言要素掌握顺序排列。



式“母语－汉语－傈僳语”，这两种模式总占比 81%，母
语都是第一语言，母语在茶山人族群内仍稳定使用，

并稳居重要地位。从 1、3、4式可以看出，傈僳语地位
次于母语，居汉语前。茶山人纯双语者只有 23 人，4
种结构模式中 1式占比最高。母语不是第一语言的

13人都生在族际婚姻家庭。3式不会汉语的 3人，都
是古浪村 55 岁以上老人。茶山人单语者仅 5 人，分
别是只会茶山话的下片马 82岁村民宗南、岗房 71岁
村民崩双;只会说汉语的古浪村三位儿童，都跟父母

住在镇上。
表 1 片马茶山人三语、双语结构模式表

序号 三语型结构模式
N= 121
N1 /%

双语型结构模式
N= 23
N2 /%

1式 母语－傈僳语－汉语 80 /66．1 傈僳语－汉语 11 /47．8
2式 母语－汉语－傈僳语 18 /14．9 母语－汉语 7 /30．4
3式 傈僳语－母语－汉语 12 /10 母语－傈僳语 3 /13．1
4式 傈僳语－汉语－母语 9 /7．4 汉语－母语 2 /8．7
5式 汉语－母语－傈僳语 2 /1．6

3．语言掌握比例发生变化，汉语比例持续上升。
2009年，戴庆厦对 6 周岁以上 78 名片马茶山人的
语言生活抽样调查［6］。2019 年，笔者对该地 149 名
茶山人调查后发现，较十年前，茶山人的主要用语掌

握比例情况发生变化: 汉语掌握人数比例提高，重要

地位持续上升; 母语、傈僳语掌握人数比例虽下降，
但占比仍较高。2009年情况是: 母语( 97．4) ﹥傈僳
语( 96． 2 ) ﹥汉语 ( 94． 9 ) ，2019 年情况是: 汉语
( 96．6) ﹥母语( 89．9) ﹥傈僳语( 89．3) 。十年间，汉
语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说明汉语在片马茶山人

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母语、傈僳语占比都仍
较高，但下降比例不大，使用情况比较稳定。
三、茶山人语言系统的交融性
茶山语出现大量借词，这是因为片马茶山人与

当地民族长期平等交往，各民族语言文化在共生中

自然地发生交融。茶山语借词主要借自汉语，还有
的借自景颇语、缅语等。汉语借词很多，有名词、动
词、形容词、量词、虚词连词等。如 kai33“街”、
ia33ta33“上当”，所有电话号码都用汉语数词等。
这些借词不但丰富了茶山语词汇系统，也影响茶山

话的音位系统: 辅音 f、 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如
fu31ia33“互相”、n31“认( 罪) ”等。茶山语借词
有借用的历史和地域层次。如借用汉语年代较久远
的 ja31xu33“火柴”( 音同汉语“洋火”) ，年代较近的
pi33 ia33“冰箱”等; 内借其他景颇支系语言的
mu31su33“纸”，外借缅语的 na33jy33“钟表”; 还有缅
语借英语，又被茶山语借用的 nan31 pat33“第”等，这
类借词极少。
茶山语与傈僳语是空间共生，与汉语则是跨时

空共生交融。茶山人口非常少，与怒江州主体民族
傈僳族长期大杂居、小聚居。周围居住的都是傈僳

族，傈僳语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交际用语，为了民族生

存茶山人必须学会区域优势语傈僳语，在记录茶山

语时我们却未发现傈僳语借词，反而有大量汉语借

词。茶山人生活地区汉族人极少，但绝大部分茶山
人都会汉语，甚至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会说汉
语，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地区是比较少见的。这既
有历史原因，也有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
据当地村民介绍，片马回归以后，岗房、古浪驻

扎了一个排的军队，还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都

是汉族，说汉语，对迁回的茶山人、傈僳人关怀备至，
村民生病了也只能找村里的解放军。这些在接触政
府工作人员、解放军过程中，即使没读过书的茶山人
也慢慢懂一点汉语。当他们的孩子上学以后，汉语
越来越好。茶山人对汉语有天然的好感和向往，接
受度非常高。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量外地人涌
入片马做跨境生意，这里曾一度被称为“小香港”，
片马镇一条街外来人口最高时达到 5万左右。茶山
人谋求自身经济生存，与外界交往增多; 国家实行九

年义务教育、推广普通话以来，茶山人文化水平提
高，国家通用语汉语对茶山人、茶山话都产生了深远
影响，大量新词术语开始进入茶山话。
语言的影响是相互的。茶山语一些词汇也进入

汉语，主要是一些通用地名等。如“片马”，来源于
茶山语 thjε55 mu33，意为“生产大板的地方”; “古
浪”，茶山语 ku33la33意为“河道比较宽平”等。这
是因为茶山人是片马地区最早的世居民族，其对地

区的命名已约定俗成，成为官方行政地名。
跨境地区语言关系中既有共生交融，也有矛盾

竞争。中缅两国茶山人曾同根同源，但长期分居跨
境国两侧，语言文化逐渐走向分化，更多地受本国主

体民族影响。在调查中缅茶山语差异时，笔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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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山话借词多借汉语，而缅甸茶山话多借缅语，

但总体上缅甸茶山话借词比例小于中国茶山话，汉

语对茶山话的影响更大。境内茶山人认为，缅甸茶
山语更纯，民族文化保留更好; 有茶山人表示，想在

假期把孩子送到缅甸学习缅语或者英语等。56 岁
的陈润珍说: 跟我们小时候比，现在茶山话里汉语词

越来越多了，我们下一代说茶山话的时候，会不由自

主地掺上汉语，有时一句话里有两三种民族语言。
四、语言关系和谐共生的原因
茶山支系的母语、傈僳语、汉语地位几乎并重，

这种和谐共生、交融的语言关系是很少见的，形成这
个关系系统状态的原因很多，其内生动力是片马地

区各民族追求共同富裕，民族平等政策则为共同富

裕的目标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各民族在经济上
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语言文化上相互包容，
在共同进步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 历史沿革与政策导向

茶山人的语言关系现状有其必然性，既有历史

原因，也受国家政策影响。
1961年，我国政府接管片马地区时，该地空无

一人。至 1965 年全区陆续回归 314 人，茶山人居
多，也有傈僳人。茶山人是片马地区最早的居民之
一，母语是其生存的天然交流工具。交通闭塞时期，
傈僳语行使重要的区域交流工具功能。两同族成员
长期交往，绝大部分茶山人学会了傈僳话。如古浪
二组 57岁的崩江说，他的傈僳语就是从小跟傈僳小
伙伴学会的。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片古岗地区傈
僳族开始大批迁入，片马人真诚而热情地接纳了傈

僳族，两个民族长期和平友好地居住在一起，逐渐形

成了现在的民族分布格局，由此形成了聚居区、杂居
区、族内族际婚姻家庭茶山人不同的语言关系模式。
近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推行了很多

如兴边富民、扶贫攻坚、整族帮扶等政策，片马镇各
村经济、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策优
势带来的经济发展对境外民族形成吸引，很多缅甸

姑娘都愿意嫁到中国。在片马一带，境内茶山人、傈
僳族与缅甸茶山人、傈僳人通婚很常见。目前，能查
到的茶山人跨境婚姻家庭在册数目是: 下片马 27
户，古浪村 33 户，岗房村 26 户。茶－茶、茶－傈几乎
各占一半。跨境婚姻家庭是家庭婚姻结构比较特殊
的一个形式，对母语、傈僳语保持具有积极意义。此
外，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推广普通话等政策，
2009年 9月，片马镇完成六校合并，乡下所有村小、
校点的学生都到镇中心校完小( 片马镇国门小学)

就读，这些都加速了该地区的汉语普及。
( 二) 民族接触与民族生存发展需求

茶山人的生存发展之路形成其语言关系系统现

状和变化。民族生存发展，包括本民族语言文化的
传承发展和经济生存发展。片马茶山人都热爱母
语，认为茶山人不会说茶山话不好，这是民族语言文

化传承的需要。早期茶山人学会傈僳语是生存需
要。片古岗地区的傈僳人口几倍于茶山人，与之毗
邻的缅甸境内也主要是傈僳人、茶山人，作为片古岗
的少数族群，茶山人只有学会傈僳语，才能更顺畅地

生活、与各民族接触往来。学习汉语则是茶山人寻
求民族发展的需要。随着民族政策利好等外部发展
环境日趋成熟，片马茶山人外出、升学对汉语的需求
都越来越大，汉语得到极大推广和普及，这也是近十

年汉语掌握比例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三) 婚姻结构与地理分布

茶山人家庭是族内婚还是族际婚，居住地是聚

聚还是杂居、距离城镇远近等影响其功能语系统，这
几个因素往往综合作用。下片马不懂傈僳语或略懂
的人比较多，这是因为下片马是茶山人聚居，离镇政

府 1．5 公里，只会茶山话、汉语，就能满足其生活交
际需要。岗房村离城镇最远，约 35 公里，而离缅甸
茶山人只有一河之隔，平时多与村里傈僳族、缅甸茶
山人打交道，且茶山人聚居、族内婚居多，因此傈僳
语和母语都非常好。古浪村母语略懂、不懂的全是
吴中一组村民，这是因为吴中一组的茶山人与傈僳

族杂居，且人数不到傈僳族的四分之一，族际婚姻普

遍，家庭和生活社区都没有母语环境，所以这里的村

民掌握傈僳语的比例非常高，母语水平最低。
( 四) 社会潮流与网络媒体发展

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已成为社会发展潮流，跨境

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这对汉语普及起到推波助

澜作用。随着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民族地区与外
界沟通方式越来越便捷，电视、手机、网络等传媒设
备使用已遍及民族地区，并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个

潮流。边民足不出户就能借助这些媒介完成联络、
购物、看世界等活动，使用汉语的范围越来越大，频
率越来越高。这些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对青少年影
响尤其大。笔者了解到村民平日在家收看普通话电
视节目，很多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从钟爱的动画片

里学到汉语，有的还惟妙惟肖地给笔者用普通话表

演、配音动画片。
从长远看，汉语在青少年、不同族际、跨境民族

之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汉语除了承担境内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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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通用语功能，对缅甸境内的边民也会产生越来

越大的影响。微信、QQ 等社交软件的迅速普及，不
但成为我国边民乐于接受和使用的社交软件，也对

境外边民产生影响，缅甸境内很多年轻人已通过这

些媒介学会说汉语、写汉字，送子女到片马镇读书，
到中国境内打工等。
五、展望与思考
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是有机整体，能够

共同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关系系统产生连锁反应。习
近平总书记在云南会见怒江州干部群众代表时指出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7］，为民族工作
提出了任务和具体要求。早在片马回归祖国时，接管
人员就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身先士卒，逐步消除边民

的思想顾虑，外迁边民陆续回归，同时在生活上不断

地对他们给与帮助，维护了边境地区民族的稳定团

结。近十多年来，我国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民族帮扶政
策，茶山人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有村民告诉笔
者，有的缅甸茶山人很羡慕中国茶山人，怪自己的父

母当年怎么不搬回中国。这不但增强了茶山人的民
族自信心，更产生强烈的中华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并
激活茶山人语言系统各要素活力。
当前，片马茶山人语言关系系统相对稳定，语言

关系类型及结构模式将继续保持，母语－傈僳语－汉
语三足鼎立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各语言要素在

不同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系统内部也有一些变量
因素，如汉语地位持续不断提升，母语、傈僳语掌握
比例和水平都略有下降等，但这些变量对茶山人掌

握母语、傈僳语并不构成威胁。未来茶山青少年及
其后代的母语、傈僳语水平的代际差异将有所扩大，
汉语普及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汉语将持续发挥更

大的辐射作用。
跨境民族地区是构筑边疆安全稳定的一道天然

屏障。我国境内茶山人与缅甸茶山人、傈僳人也友
好相处，但表现出了很强的国家意识。有村民说: 在
我们( 中缅茶山人) 以前都是一个民族，真的是端一

碗饭就过去吃了，不过现在我们毕竟是两国人了，尤

其是那边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注意一点。
“可见，和谐的民族关系对边境地区安全的巩固尤
显重要。茶山人和谐的语言共生关系，映射了和谐
的民族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语言文化
的无障碍交流拉近了跨境地区民族间的距离，片马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同语言关系系统一样，民族交
融是片马各民族共生关系自然发展的一个阶段、一
种效应。茶山人勤劳、勇敢、善良，懂得感恩，与其他
各民族有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有强烈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共生状态下，守望相助，互惠共存，形

成多元文化交融的格局。如近年片马地区茶山人受
政府资助翻盖新房时，房屋颜色、装饰等设计都带有
傈僳族传统文化元素; 年轻人自由通婚，婚礼常常兼

有茶山、汉族、傈僳族特色; 各民族一起庆祝彼此的
传统节日等等。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为该地区语言
文化的共生交融创造了必要条件，而这种共生交融

又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这种语言文化交融是共生的延

续，而不是被同化。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灿烂
光辉的中华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重要的作

用。我们应尊重跨境地区各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多样
性、多元化，遵循并尊重各民族发展进步的客观规
律，充分发挥跨境民族语言文化的天然屏障和资源

作用，成就跨境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这有利于促
进跨境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
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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